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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我经过河中间时，看到河水在跳墩石之间画出一条条细细的流线，我把小脚伸进去，水流便有力地把我的脚往下扯。父亲一把提起我

说，快走，不要在河中间耍。因为河道很长，河面很宽，只要上游洪水一来，在河中间的人根本跑不出去。长辈们告诫我们，在过河前，一定

要先看看河水，如果河水在跳墩石边慢慢上涨，就千万不要过河，那一定是上游的洪水来了。如果水面一上一下，始终在那个旧痕上晃动，

就可以安心过河。

寻找湖面下曾经宽阔的西河，打捞记忆深处的陈年旧事，慢慢明白，世间所有的人和事，也如西河，都一直在静静地沿着自己的河道

暗自流淌，哪怕我们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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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是来自天堂的花，是盛开的雨。落雪的大
地是等待春风翻开的白皮书。

入冬后，从岷山刮过来的风干燥冰冷，打在
脸上生疼，风中仿佛带着雪的消息。川北乡下的
人都把这种风叫雪风，是雪来之前的通风报信。
但是成都平原的季节变换与川北山区不一样。成
都平原的西北边是一排连绵起伏的山峦，在明净
的日子里可以看到终年积雪的山巅，宛如晶莹的
王冠在蓝天下熠熠生辉。成都平原一入秋，风向
就变，雪的消息不到个把小时就会传到大街小
巷、家家户户。特别是冷，成都平原是说到就到。
上午还是好端端的暖阳晴空，难得蜀犬吠日一
回，一转眼，雪风就到了，说入冬就入冬了。我到
成都之后，给孩子添减衣服最为麻利，成都的气
温说变就变，风寒却从来不会预告，我因此成为
一个对穿衣戴帽、食宿住行十分留意的男人。川
北却不一样，川北山区，层峦叠嶂，从北方过来的
风，好不容易越过秦岭，一路还得突破犬牙交错
的大小山脉，等到了我们村子，寒风已变成强弩
之末，气如游丝。川北的冷和热，虽然一时半会儿
来不了，但也一时半会儿走不掉。热会热得更加
持久，冷会冷得日益深沉，所以衣服也不用换那
么快、那么勤。成都平原的雪风虽然来得早来得
快，但雪却来得晚，甚至十年八年不来。川北老家
村子的雪风虽然来得晚，但是守信，雪风一过，雪
跟着脚就来了。

乡下人对雪的脾气也摸得透。如果是上午开
始飞雪，老农们都会摇摇头说：“这雪估计要下
黄。”早上飘的几片雪，在瓦片上经不起中午炊烟
的烘烤，早早地就变成水一滴一滴从房檐上落下
来。更多时候，全家人在灶屋里围着火堆吃午饭
时，不知谁喊一声“下雪了”，全村人都会端着碗
跑到门外，看洁白的雪花在半空中随风飞舞，山
水间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如同千军万马一路浩
荡奔袭。老农们看这阵势，都说这雪晚上就会乍
起，明天就好看了。

去年我到南京，特意寻访雨花台，得知高
僧云光法师当年在此设坛讲经，感动上苍，落
花如雨，此地遂命名为雨花台。在秋日的午后
登临古雨花台，木末风高，万物萧瑟，金陵风物
尽收眼底，楼台烟雨的胜景早已不在。独自在
这座让人沉重的山间行走，细细品味雨花，是
雨，是花，还是花如雨、雨如花？我查阅了一些
资料，没人细说云光法师是什么季节在金陵城
南的山冈讲法，当日盛况如何，更没有具体描
述乱坠的天花是何色何形何味，总之是天花乱
坠、盛况空前。出家人不打诳语。我想，这事应
该不会是空穴来风或者无中生有。那雨花是何
种花呢？回蓉后一直思忖此事，不甚了了。想不
到元旦前夕，蜀中普降大雪，成都平原虽然星
星点点，但漫天飞雪，全然天花乱坠。我豁然开
朗，雪不就是天上散落的花吗？雪不就是雨的
花吗？南京雨花台的得名何尝不是云光法师冬
日说法而遇天降瑞雪的永久缅怀呢？雨花台难
道不可以理解为赏雪台吗？

在乡下，到了夜里，只听得沙沙声不歇。
天亮一开门，一片雪亮扑面而来，雪终于乍起
来了。瓦顶、菜地、麦田、山坡全都被白雪包裹
起来，天地万物蓬松饱满、晶莹剔透。原来，人
们营造的童话世界、浪漫天堂就是雪后的村
庄。我很少乘坐飞机，在仅有的几次旅途中，
提心吊胆观察窗外的万米高空，天堂的琼楼
玉宇虽没有见到，却发现机翼下的云层一片
白雪皑皑，有山峰，有沟壑，有原野，仿佛大雪
后的人间，静谧安宁。如果人能云中漫步或者
腾云驾雾，估计都会走出机舱，去天堂行走。
我想，那感觉与雪地行走差不多。古人虽然没
有机会乘飞行器到平流层以上一览天上的世
界，但古人的想象怎么与我们看到的实际如
此相似呢？莫非尘世的凡人都是从天堂落入
民间，经受人世的洗礼？每逢草木荣枯，天堂
的花朵都要从空中撒落，在人间重现天堂的
模样，或许是让世人在凡尘不要忘记天堂的
纯洁和美好，不要忽视星空和未来。

雪的到来，对人世是一次洗心革面的盛会，
对草木虫豸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红尘滚滚，
尘埃飞扬，终有大雪涤荡天地澄明，世上疮痍、人
间疾苦，也会有雪沃寒凝生发春华。好雨知时节，
开作满天花。如果把人的一生当成一年来过，我
们会发现，最寒冷的季节其实也是最美丽的季
节，风雨人生，终会雪兆丰年。

一篇读罢头飞雪，我辈皆是追梦人。春风化
雨，好雨成雪。雪是雨开的花，仿佛在给春铺展新
的画卷，等待着人们去书写。

隐藏进水里的水，如何寻找？就如在浩渺星空寻
找一粒星子。

我在千里之外想起故乡，自己仿佛正蹚过清澈
的河水，水下光滑的鹅卵石在胖乎乎的脚丫下吱
吱乱叫，不时踩上一块青苔，一条冰凉的蛇便划过
脚背……

我只在六七岁时经过那条宽长的河流一次，后
来它就消失了。那条河叫西河，也叫西水，是嘉陵江
的一条支流。

那时的西河，河面在三条山脉断裂处的谷
底，河床很宽，水面只是河床中间的一绺，水面下是
大大小小的光滑卵石，水边是一直斜伸向山坡的宽
敞而光秃的沙地，再向外就是长满芦苇和杂草的土
坡。从这面山到另一面山，必须经过宽宽的河床，于
是人们就在河床上隔一步放一块大石头，人们踩着
石头过河，这些石头叫跳墩石。跳墩石半截埋在河
底，水面露出一两尺。我想，跳墩石上面应该有石板
铺的石桥，但每年夏天西河都会涨洪水，估计也没
有那么多的石板和人力、财力来反复铺桥，于是人
们干脆就在跳墩石上来来去去。河边水清鱼多，看
着一群群亮眼睛的小鱼一会儿在这，倏地又向另一
方向游去，我想，如果它们要从河这边到河对面，应
该比我快多了，但是它们应该不敢，因为河水太急
了。我经过河中间时，看到河水在跳墩石之间画出
一条条细细的流线，我把小脚伸进去，水流便有力
地把我的脚往下扯。父亲一把提起我说，快走，不要
在河中间耍。因为河道很长，河面很宽，只要上游洪
水一来，在河中间的人根本跑不出去。长辈们告诫
我们，在过河前，一定要先看看河水，如果河水在跳
墩石边慢慢上涨，就千万不要过河，那一定是上游
的洪水来了。如果水面一上一下，始终在那个旧痕
上晃动，就可以安心过河。

早年乡下修房立屋，都是立木结构。木架子
立起后，上面盖瓦，下面用泥筑土墙，中间用荆条或
者竹板编篱壁，河沙基本没有用处。后来农村建筑
材料变了，用砖砌墙，用水泥和沙勾缝，这样的砖瓦
房比立木房看上去高大洋气。那时村民们修不起砖
瓦房，只有公家或者学校能修砖瓦房。我上小学时，
学校要在一个破庙的基础上扩建成砖瓦房。修砖瓦
房需要河沙，沙在西河边到处都是，当年也没有公
路，于是学校便组织学生全部下河去背沙，不光有
学生，还有老师家长。从半山腰走到河谷底，一路遇
到几处看家狗和地里的瓜果，给孩子们带来不少恐
惧和惊喜。沙分干湿，色泽较深的是水分重的湿沙，
这些沙装在背篼里就不会从背篼缝里漏出去。灰白
的是干透的响沙，走一路，细沙就会形成一股沙流
不断往下漏，估计背不到学校就漏完了。铲沙的大
人早知道这些，往往先往背篼里铲一铲子湿沙垫
底，再铲干沙。有些调皮的孩子偷偷铲几铲干沙背
上就走，干沙边走边漏，背篼越来越轻。因为人多，
老师对学生们管得非常严格，只是沿着山脚下的河
沟走上走下，河沟里有不少还留着水漫痕迹的黑石
头和冲刷河泥后的沟壑。

山上与山脚植物都差不多，只是山下离水近，
田地要多一些。一层层水田缠在山脚，像山有条纹的
裙摆。从山下往山上看，一眼望不到头，大家一路说
说笑笑往回走，走一会儿就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或
者找到路边的泉水，摘几片阔木叶，叠成勺子状舀泉

水喝上几口。等累得快瘫下时，学校就到了。把沙倒
在学校的教室里，抖抖衣服，再喝几碗凉水，顿时又
生龙活虎。

学校修好后，我成天就在学校与家之间来回五
次。那时一学期只学语文数学两门课，也没有课外作
业。下课放学就在教室背后的山坡或者路边玩耍。到
了周末和假期，还要到村外的山坡上放牛。放牛场在
山嘴上，可以看到山下的河沟。放牛场对面山腰修通
了公路，一辆辆汽车从河边来来回回拉沙，说在山那
边修大坝，要把西河拦起来。小孩子对大坝没有什么
概念，只知道躺在石头上看那些绿壳红壳的汽车在
公路上慢慢爬。傍晚把牛赶回家后，听说那些汽车也
不停歇，开着灯继续拉沙，灯光雪亮，可惜我们没有
机会去看。

在我小学毕业那年，说大坝已经修好，要下闸
蓄水。陆陆续续有河边的住户往山上搬迁，我们把
那些外姓的叫搬迁户。我们每个村子的男人都是
同一个姓，如果有做上门女婿的，也要改名换姓。
这个村子姓彭，叫彭家河，对面村子姓李，叫李家
湾，再对面村子姓蒲，叫蒲家湾，山那边姓杨，叫杨
家山，山背面姓袁，叫袁家岩。每一面山都有自己
的姓氏，但搬迁户不是上门女婿，他们的男人们过
来不会改姓。随着搬迁户慢慢融入我们，村上开会
有一些陌生姓氏的男人过来，班上读书的也有一
些口音奇怪的孩子。这些外姓人进入我们的圈子，
多少都还有些敌意。在我们之间的敌意还没有完
全消除时，站在学校后的石头上就可以看到远处
山下，西河的一小片水光亮了起来，不久也有船从
河两岸来来回回仿佛金星凌日。我想象当初没有
蓄水的时候，从山这边到山那边，要经过多少弯弯
曲曲的山路，现在只要船直直一划，就到达了。船
经过的路线，正是当年在山下我们仰视的鸟儿们
飞行的路线。小时候想，只有神仙可以自由飞行，
现在看来，从水底向上看水面，船上的我们何尝不
是在另一个世界呢？

我时常想起蓄水前的小河，现在它们到哪里去
了呢？那些水还会不会在之前的乱石中流淌？湖面升
起来，河流遁隐在水下，哪些是河水，哪些是湖水？水
藏在水中，才是一种不显山露水的大智慧。

西河上的大坝蓄水后，把半山腰下的一切掩藏
在水下，我估计，在我们这一辈之后，不会有人知道
水下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谁再说起之前的
村庄，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或许，正因为人生短暂、
岁月无痕，我们才如此看重人间的古往今来，才会对
脚下大地上的万物充满悲悯。估计没人会亲眼看到
沧海桑田，能在偶然间看到高峡平湖，的确是人生的
一件幸事了。

如今，西河在我的家乡音讯全无，它已深深埋藏
在十三亿立方米的水域之下，这片水域叫升钟湖。山
民们转身成为渔民，吃惯红苕苞谷的肠胃已经适应
鱼虾河鲜，耕田犁地的手艺被捕鱼撒网取代。深山老
林变成水乡泽国，一水之隔，天地已经焕然一新。我
的童年，已经淹没在湖水之下，岸边只是人到中年的
回乡人。

寻找湖面下曾经宽阔的西河，打捞记忆深处的陈
年旧事，慢慢明白，世间所有的人和事，也如西河，都
一直在静静地沿着自己的河道暗自流淌，哪怕我们没
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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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开花

作者简介

彭家河，四川省南部县
人，“70后”写作者，在《山花》
《花城》《散文》《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100万余字，出版散文集《在川
北》《瓦下听风》《湖底的河
流》。曾获四川文学奖、孙犁散
文奖等。《草木故园》《瓦下听
风》《锈》《湖底的河流》《远去
的乡村》《捕风者》《怀念麦子》
《米》《川北可采莲》《雨开花》
等多篇散文入选全国多省市
中学语文阅读试题。

作品简介

本书是一本记录改革开
放以来，一个农村孩子从乡村
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四十年
的生活观察和成长感悟。通过
个人经历，照见四十年乡村
史，书写从隐秘溃退到悄然重
生的乡村涅槃历程，具有强烈
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本书突破
时下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及时感知到乡村振兴战略下
故园悄然重生的温热呼吸，预
示着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的
新方向。

本书收录部分作品分别发
表于《散文》《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部分文章选为全国多
省市中学语文试题。

名家推荐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
协会创研室主任马平：湖面
是平静的，湖底是奔腾的，这
就是《湖底的河流》发出的声
音。日子是平静的，记忆是奔
腾的，这就是彭家河对乡村的
解读，对乡土的打量，对乡愁
的扩张。作者从湖面到湖底打
捞起一张张乡愁的碎片，用细
腻的真情把它们连缀起来，用
坚韧的力量让它们铺展开
来，拉出了一条还乡的道路，
也拉开了一面容得下无尽乡
愁的水域。

著名散文家、四川省作家
协会散文专委会主任蒋蓝：
彭家河的散文里，有一种叙述
特质，那就是在不徐不疾中对
于四川乡村细节的精雕刻化，
并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藏匿
于细节中。他超越年龄的沉
稳与大气，彰显了散文正写的
伟大言路。

四川大学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周毅：《湖底的河流》 通
过个人经历，照见四十年乡村
史，书写乡村涅槃历程，具
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本
书及时感知到乡村振兴战略
下故园悄然重生的温热呼吸，
预示着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
的新方向。

《读者报》总编辑蒋林：
彭家河没有一味地书写乡
愁，而是用平实的文字，记
录乡村的过去和现在，并对
未来带来启示。在彭家河的
笔下，乡村是有生命的，它们
在自我生长，有着属于它们
自己的生命规律。 【第23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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